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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的
隐忧与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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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ChatGPT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一经面世便引发了其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的热议。

当前，世界各国高校对ChatGPT的态度存在分歧，这反映出人们对ChatGPT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的隐忧。

这些隐忧主要涉及弱化学生学习主体性、威胁大学教师身份认知及对学术伦理的冲击。这种隐忧源于

人们对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教育形态的影响，以及对高等教育中物化逻辑的担忧。为此，需坚守“以

人为本”的价值准则，理性看待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坚守高等教育本真，让高等教育实践归回塑造

学生心灵的目标；主动迎接ChatGPT带来的挑战，并采取相应防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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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是由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于 2022年 11月 30日发布的一款基于大型语言

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简称 LLM）的机器学习系统，它可以自主地从数据中学习，通过接受大

量文本数据集的训练后，生成复杂且看似智能的文本内容，也被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1］。

ChatGPT一经问世便引起了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探讨了其在教学方法［2］、学术生产力［3］和

特定教育领域［4］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在大学校园内，虽然ChatGPT拥有撰写大学级别论文和生成解

决问题方案的能力，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可能导致用户隐私泄露、学生作弊等［5］。故而，各

高校在应用ChatGPT的态度上存在分歧。在ChatGPT诞生之初，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内的多

个罗素大学集团成员都明确禁止学生使用ChatGPT［6］，但几个月后，这些大学宣布解除使用禁令，并

推出了详细的使用原则［7］。加拿大多所大学虽没有颁布ChatGPT使用禁令，但积极制定应对ChatG⁃
PT 的政策。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多所大学宣布准备恢复“纸笔”考试，防止学生使用 ChatGPT 作

弊［8］。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对学生使用ChatGPT的行为采取了严厉措施，违规者将面临被开除的严重

后果［9］。各国高校对ChatGPT的使用态度，折射出其对ChatGPT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的隐忧，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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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生们也认识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得力的工具，但也表达了对技术应用的担忧和顾

虑［10-13］。为此，本研究聚焦ChatGPT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的隐忧及其化解，以期有所启示。

一、ChatGPT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的隐忧

（一） 弱化学生学习的主体性

从学生角度看，高等教育的功能在于为学生提供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实训，使学生能

在不同学科领域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领导力，并具备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在未来生活和职业表现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学生过分依赖ChatGPT这类

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将会弱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首先，ChatGPT凭借其在自然语言理

解、生成类似人类对话、反应速率等方面的卓越表现，学生可能会选择将学业任务直接“外包”给

ChatGPT。学生直接输入问题，就能获得答案，这可能导致他们将知识理解简化为信息的快速获取

和重复，导致学生在思维上懒惰，失去思考过程。据美国 Study.com网站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 1 
000多名大学生中，有 89%的大学生表示曾使用ChatGPT帮助其完成家庭作业，并且相当一部分大

学生使用ChatGPT的动机是逃避学业任务［14］。对此，乔姆斯基批判指出，学生利用高科技手段逃避

学习是“教育系统失败的标志”［15］。其次，由于ChatGPT有时会用生成的虚假信息替代真实信息，产

生“幻觉（hallucinations）”［16］，从而影响信息的真实性。若学生在使用 ChatGPT时不加以验证，将其

生成的内容奉为圭臬，则可能会对ChatGPT生成的信息产生误导性理解，构建错误的认知框架，进

而对其学术表现造成不利影响。最后，由于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本质是基于大数据、

模式匹配等技术，在生成内容上不具有创造性，在功能上亦不能与学生建立情感上的共鸣与互动，

因此，学生如果在学习过程中，将ChatGPT这类工具置于主导地位，会导致学生学习机械化。

（二） ChatGPT对大学教师身份认知的威胁

大学教师这一职业肩负知识传授、知识生产等职业使命，其身份认知的建立源于大学教师对其

独有职业使命的深刻理解和实践。在传授知识方面，若教师仅从“授业”方面进行知识传授，那么无

论是在知识的广度还是系统性上，都无法和ChatGPT相提并论；因此，ChatGPT的出现挑战了教师在

知识传播方面的权威地位［17］。在知识更新上，部分教师教学内容陈旧，教学形式更偏向于传统的授

课方式，无法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而ChatGPT有潜力为教学注入新的活力，可以辅助教师更

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从而更有效地吸引和培养学生。在知识生产方面，尽管不少教师将更

多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但其知识生产速率仍难以与ChatGPT相媲美。据美国《野兽日报》报道，

美国田纳西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放射科医生索姆·比斯瓦斯仅用 4个月就用 ChatGPT撰写论文 16
篇，并在 4种不同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5篇［18］，由此可见ChatGPT在知识生产速度上的惊人表现。综

上所述，大学教师对其职业使命的理解存在不确定性，其身份认知受到来自ChatGPT的威胁。

（三） ChatGPT对学术伦理的冲击

从印刷术到电视、计算机、互联网，再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每一次信息技术变革都推动着教育的

演进。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始终都是由人类开发出来并服务于人类的工具，人类对这些工具的

使用也必然要遵循一定的伦理边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与研究应用指南》

中提出，要以“以人为本、适合教学的互动”的方法，创造性地、负责任地、合乎道德地使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19］，因此，作为一种新兴的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也需遵循一定的学术

伦理边界。

ChatGPT这一技术的突破意味着知识的获取、创造和运用的母体或平台的一次大迁移［20］，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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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出强大的“类人性表达”能力使人类知识获取途径从检索式向生成式转变，思维过程由整合信

息的综合性思维转变为基于选择的决策性思维［21］，对大学学术生产逻辑造成一定冲击。一方面，

ChatGPT会对学术生产的原创性造成冲击。从技术上看，尽管ChatGPT拥有庞大的训练数据集和语

言生成能力，但其本身并不具备创造独特和原创内容的能力［22］，同时ChatGPT会模仿和重组现有的

信息来生成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引用不可靠的原始信息来源或作者，甚至会复制真伪未知的

文本，导致使用该技术的学术生产者无意中面临学术成果非原创性的风险［1］。从功能上看，ChatG⁃
PT是一个用于提出假设、设计实验和理解结果的工具［23］，尽管对于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活动时具有重

要的辅助作用，但学术成果的真正源头是人类的思维和表达。因此，许多权威杂志和出版机构都明

确规定，ChatGPT不得作为论文的合著者。例如，《科学》杂志指出，尽管ChatGPT能生成文本，但这

并不能被视为原创，因此不允许将其视为作者［24］。类似地，《自然》杂志规定，ChatGPT应被视为工

具，应在论文的方法部分进行适当介绍，但不能将其列为作者［25］。另一方面，ChatGPT会对学术生产

的真实性造成冲击。如前文所述，ChatGPT会捏造和篡改“客观知识”，如果ChatGPT在学术界被滥

用，会生成歪曲科学事实的学术论文，同时也会导致更多的不恰当或无关的研究和论文投稿，给编

辑和审稿人带来更大的压力［26］。这样不断地往 ChatGPT 这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料库中“掺沙

子”，会导致错误信息的传播，进而带来巨大的伦理风险［27］。

二、ChatGPT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隐忧的根源

（一） 对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引发教育变革的焦虑

历史上，每一次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信息的处理和传播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教育

形态和观念的变革。“印刷术”的诞生在扩大教育规模的同时，还为班级授课制提供了技术支持。夸

美纽斯更是把“印刷术”这个术语延伸至教育领域，将教育教学过程描述为“知识可以印在心灵上面”

的“教学术”。后来，人类将自身的“符号化思维”融入工具的创造过程中，发明了计算机和互联网等

技术，开启了新一轮信息处理和传播方式的革命。计算机成为人类引入“符号世界”的伙伴，而互联

网则是经计算机处理过的各种符号高速运行的平台［28］。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兰菲曾说：“人类创造

的符号世界也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比它的创造者智力更高。”［29］因此，诸如符号存储和运算领域等特

定领域，人工智能技术超越人类的能力不再是耸人听闻之事。如，最新版本的ChatGPT已通过了美

国放射学委员会的考试［30］，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技术进步。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如ChatGPT）在

某方面有过人之处，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将与人类竞赛，从而取代人类。在ChatGPT诞生初期，斯蒂

芬·平克（Steven Pinker）就将其在高教界引发恐慌的现象归因为：对新技术的恐惧引发人们对最糟糕

情况的预设，但是人们却没预见到现实世界会出现的对策。他进一步指出，“真正的智能是由一组算

法组成的，这些算法可以在特定的世界中解决特定的问题。我们现在拥有的，而且可能永远拥有的，

是在某些挑战中超越人类的设备，而在其他挑战中则不然……由于大规模语言模型的运作方式与我

们截然不同，它们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智力的本质。当我们将人类理解与表面上似乎重复、在

某些方面超越、在其他方面不足的系统进行对比时，它们可能会加深我们对人类理解的体悟”［31］；因

此，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人们对教育形态变革的焦虑，是人类对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可能带来

的未知影响的担忧，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二） 对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物化逻辑的忧虑

马克思曾从人的发展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三大形态进行划分，并着重分析了“以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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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其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

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32］。原

本人们在教育实践中的关系是主体间的精神交往关系（不是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交换关系），但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物质领域的物化逻辑渗透到教育领域，使得教育者与教育者间、教育者与受

教育者间、教育者与管理者间的关系也被物化了［33］。具体表征有二：在价值取向上，教育者和受教

育者适合于竞争的外显性价值被过分强调；在实践方式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具有显示度的行为和

能力表现被“货币化”［34］。这些表征体现在高校对各种“排行榜”名次的追赶，对教师工作的“量化考

核”，对学生GPA和就业率的要求中。有经济学家将当下此种困境概括为：“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

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

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

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35］这位经济学家所说的教育目标和过程的“蜕变”就是物化逻辑作用下教

育实践被扭曲的真实写照。

在市场经济形态下，人为了改善生存处境，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获得稀缺资源竞争优势，从而形

成了教育最直接的功利需求。而知识和能力是这种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在理性选择的作用下，

“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而人的“内在禀赋的充分发展”则容易

被忽视［33］。因此，从本质上看，人类对ChatGPT的隐忧源自其对物化逻辑作用下的高等教育实践体

系的挑战。这一挑战加剧了人们对传统高等教育体系依照“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标准培

养人才的焦虑。如果仅从行为和能力的外在表现上去理解高等教育，那么ChatGPT在这两项上确

实优于人类，对受教育者、教育者都会造成身份认知的威胁。但若从高等教育本真出发，从“学以成

人”的角度看待高等教育的价值和使命，那么 ChatGPT 的出现无疑为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提供了

契机。

三、ChatGPT在高等教育领域应用隐忧的化解

（一） 要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准则，理性看待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

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36］由此可

见，在马克思的观点里，无论是以工业形式对象化进入人们生活的自然科学，还是工业产品都是“人

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如果说工业时代，以“人征服自然”为基本特征，是机器大规模使用下被

广泛纳入人类实践范围的“为我自然”，传统机器只是代替了人的技能，并没有超越机器范畴［37］，那

么，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与一般技术的区别是它借用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如

果从人工智能中“人工”二字理解其本质，广义上的人工智能就是一种劳动［38］。人在改造世界的过

程中，通过劳动，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自在自然转化成为我自然，从而推动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

顺利进行。从劳动维度看人的本质，“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39］。因此，以ChatGPT为

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实践工具。从高等教育“以文化人”的目的出发，人

才培养是理解高等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关系的“牛鼻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北京共识

——人工智能与教育》指出，“人工智能的开发应当为人所控、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的部署应当服务

于人并以增强人的能力为目的”［40］。美国教育部在《人工智能与教学的未来》（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报告中强调了使用人工智能的关键标准——“人在回路中

（human in the loop）”［41］。这些指导政策从实践层面说明，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不是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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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人为主导的“合作”关系。而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知识生产的逻辑、人才培养的规律、高等教

育的目的等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适性。这些基本规律和价值取向应作为高等教育系统引入人工智能

工具的价值准则，以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让人工智能技术服务高等教育教学的同时，形塑其

作为客体的角色，实现高等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双向赋能。

（二） 坚守高等教育本真，让高等教育实践归回塑造学生心灵的目标

目前，关于ChatGPT与高等教育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ChatGPT在高等教育中应用的优势和劣

势。其实，在高等教育领域，ChatGPT所表现出来的劣势，才是高等教育的本真所在，或者是在物化

逻辑的长期作用下被人们忘却的高等教育的真正传统。从这个意义上看，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本真［42］。

当今大学在物化逻辑的作用下对排名、声誉、业绩的追逐有急迫性，尽管这种物化逻辑有一定

的历史合理性［43］，但如果从高等教育实践的“本体论”出发就会发现，教育实践除了当作高校中与

“理论教学”对应的“实践教学”环节和方式、一种与“书本知识”对应的“实践能力”，还应指向教育本

真——指向人，促进人发展［33］。雅思贝尔斯曾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主体间的灵肉交流活

动，尤其体现在老一代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中，具体涵盖了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

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承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其能够自由成长，并启迪自由天性”，

“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谁要是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学习和认知

上，即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那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44］。在雅思贝尔斯的观点中，局限

于学习和认知的实践活动被视为“训练”，其与教育的区别在于“训练”隔绝心灵，而“教育”与人的精

神契合，使文化得以传递［44］。然而，当前以知识传授为主、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教育模式，以及强调

外显竞争优势的评价体系，都是停留在“训练”层面的人才培养，这种做法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高等

教育的本真，甚至带来“训练无能”（trained incapacities）［45］的恶果。对此爱因斯坦早有预见：“过分强

调竞争体系，以及为了立竿见影的用途而过早地专门化，将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赖

以生存的那种精神。”［46］

为此，高等教育需要重新回到塑造学生心灵的目标上。人类心灵有三个基本功能：思维、情感

和欲求。思维功能是帮助人类厘清生活中各种事件的意义。情感功能是监控或评估思维所能产生

的意义（消极或积极）。欲求功能是激活人类的动机以发起行动，并在方向上与人类的目标和预期

保持一致［47］。这三大功能也是人类区别于ChatGPT的根本所在。就像美国工程教育改革先锋理查

德·米勒所说，要培养一个全人，就不能只与他们的头脑谈话，还必须和他们的心谈话。“脑”是认知

部分，有逻辑、数学，有体验式学习；“心”是关于人类经验的，与自我表达有关。自我表达并不是从

书中学到的内容。学生无法仅通过读书来培养创造力或学会创作歌曲。这些能力与特质必须源自

学生的内心，关键在于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并勇敢地将其转化为一项新的发明或一首原创歌曲

等［48］。故而，要塑造学生心灵，除了培养学生的思维素质外，还需重视情感教育，激发他们追求理想

的热情。做到这些，或许能实现爱因斯坦所说的，“如果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一切，

那么所留下的就是教育”［46］。

（三） 主动迎接ChatGPT带来的挑战，并采取防御措施

ChatGPT能提供更加灵活和高效的教育体验，其在大学教学中的应用趋势愈发明显。很多国家

对ChatGPT在高等领域的应用持拥抱态度，并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英国教育部在《教育中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英国在教育领域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立场和策略［49］。新加坡政

府认为，新时代教师引导学生“发掘、提取、判断”信息非常必要，为此，新加坡政府为教师提供指导

和资源，鼓励教师加强数字技术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包括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如ChatGP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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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技术，并将ChatGPT应用逐步纳入高等教育教学中。芬兰将ChatGPT的出现视作大学教学变革

的机会，同时出台了相应指导政策，鼓励教师在教学中使用人工智能，以便为学生在未来社会使用

人工智能获取方法作准备。冰岛为大学制定了ChatGPT的开放框架，承认如果符合大学技术和道

德上的要求，ChatGPT可以成为简化和加快学术工作的有力工具［50］。为了更好地保证人工智能工具

在学生学习中的作用，美国教育部在《人工智能与教学的未来》报告中呼吁：“教育决策者、研究人员

和评估人员不仅要根据结果来评定教育技术的质量，还要考虑根据人工智能工具和系统的核心模

型是否与教学和学习的共同愿景一致。”［41］

综上可见，已有许多国家对ChatGPT及人工智能采取了适应的态度。为此，我国也应积极适应

ChatGPT在高等教育领域带来的变革，同时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

一是，提升高校师生的数字素养。从教师角度看，教师应该严格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教师数字

素养》教育行业标准要求自己，主动提升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创新和改进教育教学活动的意识、能力

和责任。在日常教学实践中，教师应以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与学习者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以ChatG⁃
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课程设计，为学习者创造更具参与感、提升学习效果的学习体验。对

于学生而言，应增强其遵守数据伦理的意识，培养学生识别数据信息的能力，提升学生利用和分析

数据的水平，以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并在遵循伦理原则的前提下有效地利用数据资源。

二是，高校应积极应对，确保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合理应用。高校应着眼长远，将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创新的重要资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领导

力和决策力等。如卡耐基梅隆大学启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计划，旨在引导学生重视使用人工智

能技术的道德问题［51］。美国一流大学在给学生布置学业任务时，以学生为中心，旨在学生利用

ChatGPT辅助完成学业任务的同时，锻炼其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52］。为此，高校应提供相应培

训和讲座，鼓励教师在课程设计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让教师尝试创建“人工智能无法通过的课

程”，同时高校也应在校内制定“诚信使用人工智能”的准则，保障人工智能工具的合理应用。此外，

高校还应引入多元化的学业评价体系，减少对知识识记的考查，通过制定教师教学规范和考试评价

标准，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技术红利。

三是，政府需完善制度，加强监管。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专门的教育指南和防御措施，特别需

对数据安全和数据伦理进行专门立法；另一方面，政府可加大对人工智能教育的研发投入，鼓励各

利益相关主体（企业、高校教师、高校学生、高校管理者）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以便人工智能技术

能更好地与高等教育目标结合，促进高等教育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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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dden worries and resolution of ChatGPT appl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LIU Sheng1， YU Jie2

(1.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P. R. China；2. College of 
Edu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P. R. China)

Abstract: ChatGPT as a generative AI language model, has aroused a heated discussion on its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t present,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ChatGPT, which reflects the hidden worrie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ChatGPT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These worries mainly involve weakening the subjectivity of students’ learning, threatening the cogni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dentity and impacting on academic ethics. This anxiety stems in part from concerns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on the shape of education and the logic of 
materi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sist to the value criterion of people-oriented 
and rationally view the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sist to the true 
na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let the practice of higher education return to the goal of shaping students’ mind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meet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ChatGPT and take defensiv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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